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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说微信群让信息交流
更便捷，有人说微信群是一种“信
息绑架”，加剧了现代人的孤独，
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曾祥敏：微信群的确是一把双
刃剑。在媒介传播史上，就曾有知
识沟、数字鸿沟等的探讨，都是探
讨不同人使用不同的媒介时可能遇
到的困惑。

同理，微信群在缩减交流成本
的同时，也在用标签把人的身份固
化。从学术上看，互联网是否拉近
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存在很大争
议。有人用“信息茧房”、“信息巴
尔干半岛”来形容互联网上的这种

“小众传播”，批评它在形成同质群
体的同时，也屏蔽了异质群体的相
关信息，甚至导致偏见的形成。

微信 （群） 形成了一种社群文
化或亚文化。但这不仅仅是微信的
问题，从更大的范围看，技术创新
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比如汽车在
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
境污染和交通拥堵。技术和人性始
终处于动态博弈之中，需要经过不
断调试，才能达成更好平衡。现阶
段，微信群的利弊同时存在，但我

们可以期待它的进化。
问：您认为人们应该如何利用

好微信群？
曾祥敏：微信群将是我们在信

息时代的生存方式。如何处理好这个
问题，因人而异。总体上看，有两个容
易被忽视的基础逻辑值得强调。

一、现代社会，注意力不是廉
价的，而是稀缺资源。各式各样的

新媒体层出不穷，而注意力资源是
有限的。在资源争夺战中，信息消
费从满足刚需变质为刺激性消费。
如何合理分配注意力、维护人际关
系，对我们的媒介素养是一个考
验。

二、人们应该保有退出的权
力。人们对互联网赋权的认识一般
停留在“获取”上，似乎自动放弃
了“删除”的权力。如果一些微信
群剥夺了人际关系的自主空间，甚
至僵化了人际关系的弹性，那么退
出机制是必要的。这也是符合科学
原理的。任何系统都需要正反馈注
入能量、负反馈维持稳定。因此，
新媒体除了有技术参数，还应该有
幸福指数。技术可以千变万化，以
人为本不能变。

专 家 访 谈

新媒体应有幸福指数
——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曾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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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米是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的
华侨。3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他
从联想集团辞职，来到多伦多发
展。如今，他在当地一家名叫

“魅力中国”中文电视的公司工
作，从事传媒、广告、视频拍摄
业务。不断发展的微信群在加拿
大华侨华人圈中广受青睐，托米
更是热衷于此，他统计了一下，
自己竟加了 118 个群。不过，按
照托米的说法，“群虽然多，但我
能一手掌控。”

起初，为了方便工作，托米和
几个同事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工作
效率大大提高。尝到甜头后，他对
微信群的热情越来越高。他不仅自
己主动建群，也愿意被别人拉入不
同的群。“现在数下来才发现我加
了118个，”托米说，这里面大概
有6个是自己建立的，其他的都是
被拉进去的。类别有工作群、家庭
群、同学群、社区群，还有其他各
行各业的群。

托米解释说，因为在异国他

乡，华侨华人的工作五花八门，联
系十分紧密，因此，每次聚会都会
尽量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这样
（指加群后） 有事情的话大家可以
互相帮助、出主意，显得更团结，
大家的心也更近了。”

这么多群，会不会占用太多个
人时间？托米坦言，刚开始时确实
有这方面的烦恼，感觉生活被微信
群“绑架”了；但现在他基本只看
自己关注的群信息。经过他的引
导，当地华侨华人朋友现在也很注
意聊天话题的公共性，一些私人话
题少了许多。

在托米的群中，也有一些他的
外国同事和朋友。托米说，因为语
言问题，外国人操作微信群还需要
懂中文的人帮助，在他们眼中，微
信群是把信息传递给华侨华人的有
效途径。“不过，加拿大外国朋友
更喜欢国内像‘朋友圈’这样的社
交平台，他们喜欢分享内容，而不
是特别喜欢群聊。”

本报记者 彭训文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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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睡觉前，今年 27 岁、在广
州某国企做秘书工作的王风 （化名）
总是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点开微信群
浏览一番。看到接连蹦出几十条未读
消息，王风说：“一定又被拉进了什
么群。”果然，当他拿起手机，发现
自己被同学拉入了一个大学交流群。

你加入或被拉进了多少微信群？
本报记者近日向周围朋友、同事做了
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数量10-15个
的占 60%， 10 个以下的占 30%，15
个以上的占10%。最夸张的是一个加
拿大多伦多的华侨朋友，竟加了 118
个群。

该不该加入微信群？如何用好
微信群？怎样处理好网络空间和现
实生活的关系？为此，本报记者近
日采访了部分微信用户和专家学者。

■ 网络互动交流成常态

“我刚工作的时候，大家见面认
识都先递名片，现在又加了一道程
序——互相加微信。工作两年来，
我被拉进了五花八门的微信群，现
在算下来有50多个。”王风说，利用
微信群，他和不熟悉的陌生人也能
聊得火热，这让他的交际圈越来越
广。

如今身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多
伦多华侨托米，在当地一家名叫

“魅力中国”中文电视的公司工作，
对微信群更是乐此不疲。

“我对微信群的热爱源于我建立
第一个群后获得的感动。”托米说，
来到多伦多后，初来乍到的他把认
识的华侨华人朋友和在内地朋友拉
进了群。“大家的鼓励和无私地传
授经验帮我度过了移 民 初 期 的 苦
闷。”托米说，后来，越来越多想移
民的朋友请求入群，他还把美国、
加拿大的同学也拉了进来，大家聊
得多了，感情更近了。“有时候聚
会 ， 整 个 加 拿 大 认 识 的 朋 友 都 会
来，很多人还是开了几个小时的车
过来的。”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留学生马同学
的手机微信里加了10个微信群。“基
本都是同学群，没有自己建的，都是
被拉进去的，”她对本报记者说，在
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喜欢用微信群，
除了能突破住地和学科的限制，还可
以减省一些联系费用，丢了联系方式

的同学也可在群里轻松找到，比较方
便；此外，微信界面也比国外类似的
社交平台做得好，用起来更加顺手。

“现在很多外国学生也用微信群
跟我联系。”马同学说，这种情况在
外国同学中比较普遍。她认为，相比
电话、邮件、短信等，微信群显得不
那么正式，弥补了交际链中的一个方
面。“对很多不太熟悉的外国同学，
我都只留微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
授陆益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微信群突破了时空距离，而且群
圈交叉又带来了人们交往的新的可能

性，这是网络空间基于“熟人社会”
建立的一种互动交流的新形态。

■ 交往增多让心更远了？

加入或是被拉人的群越来越多，
很多苦恼也随之产生。

王风有这种体会，“我每隔一段
时间就要拿起手机看看，生怕错过了
群里的消息。但仔细想想，其实没刷
到太多有用的信息，而且能聊得深的
朋友反而少了。”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
看来，人们的社交圈由强关系的内核
圈和弱关系的外层圈构成。微信群的

功能之一是不见面、不认识的人也能
形成社群，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
冲淡了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
教授曾祥敏从信息传播角度向本报记
者分析了这种基于内核圈的“强关
系”。在他看来，微信不以速度而以
便捷见长，是一种数字化人与人之间
的强关系的关系型媒介。“便捷性加
速了附带人际关系的信息在同事、朋
友等利益共同体之间的传递。然而，
因为信息控制的方式改变了，把关人
的权力转移了，个人传播成为可能之

后，问题往往也可能随之出现。”
时间被挤占、个人信息被公开是

马同学总结的两大问题。由于学业繁
重，她每天刷微信的时间有限。“有
的人话太多，而且总聊些与他人无关
的事情。”她说，另外，因为个人信
息在群里被透露，在有些不想被找到
的情况下，还是会被朋友或者“朋友
的朋友”拉入群或加为好友，但“很
多‘朋友的朋友’我并不想结识。”

“在微信群里，有些人活跃过头
了。”王风说，比如他所在的部门
群，一些人喜欢下班时间仍在群里谈
论工作情况甚至分派任务，这让他有
时候晚上也不敢关机，“不看吧，怕

错过什么工作，看吧，又没那么多时
间。”还有一些“群友”，喜欢在群里
撩拨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谈私事、晒
私照，“大家上班在一起，下班回到
群里，还是在一起，这其实是混淆了
工作群和朋友群、工作和生活的界
限。”

“大家不孤独，但可能孤僻。”在
陆益龙看来，微信群的互动交流与现
代社会的浮躁相关，是一个相互影响
的过程。社会学把这种交往叫做“不
在场交往”，它使人们交往的频率增
多，但也可能让传统的面对面的“在
场交往”逐渐减少。

“最让人担心的是个人独立空间
因此受到挤压，理性思考的时间变少
了。”陆益龙认为，长期来看，碎片
化的社会交往可能会让人们的思维、
审美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些商业诈
骗、影响公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得以
在微信群滋生的原因之一。

■ 多数人无法离开微信群

问及是否会彻底离开微信群，记
者采访到的大多数用户坦言还下不了
决心。

对于目前的微信群，很多人采取
的方式是关注重点群。“我只关注兴
趣相近、志同道合的朋友群和同学
群，其它群一律设成‘群消息屏蔽’

（微信群一个功能）。”马同学说。
王风则把群分成了工作群、朋友

群、其它信息群 3 类。“前一类我只
要有空都会看看聊天记录，后两类我
只是偶尔翻一翻，对不感兴趣的话题
一律不‘深聊’。像一些临时性的会
议群、出差群，一旦结束就顺手退
出。”

陆益龙强调，作为独立的人，应
该培养注意力和理性态度，要有经过
独立思考后的选择，懂得适时“退
出”，而不是疲于“刷”各种群信
息，“看热闹”。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营造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社会心态同
样十分重要。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很多人
来不及反思。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
度时，往往需要我们反思其带来的对
社会、文化、伦理等的负面影响。我
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对人们媒介
素养的培养，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曾祥敏说。

年初，哈尔滨市新一届青联委
员成立一个公益群体，我有幸担任
召集人。可如何开展工作，心中茫
然，没有思路，空有激情，不知如何
下手。接受建议，先建立一个微信
群，冠名“公益行俱乐部”，然后开始
招兵买马。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就有
200多位委员参与，而且大多数人
从来没有见过面，于是乎，大家互相
介绍自己，好不热闹。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条微信信
息让我们了解到哈尔滨特殊教育学
校的桐桐老师一直靠着自己的力量
努力资助着学校里的盲、聋、哑孩
子。于是大家一致决定，第一个活
动就从这里开始。

3次去学校和桐桐老师和学生
们面对面，我们掌握了最真实的需
求，例如：上百名住宿孩子理发、洗
衣成问题；很多孩子从没做过专业
视力检测；好多孩子渴望喝到蓝莓
果汁，因为喝过以后对眼部疲劳的
恢复和润泽非常有好处……

怀揣着忐忑，我回到群里和委
员们进行交流和探讨。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个
词汇足以形容那精彩的瞬间，群里
喷发一条一条令人感动的词汇，瞬
间满屏：

我是经济界的委员，我的企业
生产蓝莓饮料，需要多少？我免费
提供！我是医疗卫生界别的委员，
我可以组织眼科医院专家现场视力
检测筛查。我有美发中心，可以上
门为孩子们免费理发……

十几分钟，所有的事情被素未

谋面的委员们认领一空，还有一条
条信息不停地涌出来：

我能帮助孩子们学习美容的技
巧和专业设备的操作。

我能提供按摩班学生的实习场
所。

我能干什么？
需要我做什么？
……
那一刻，幸福感满满的，因为我

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庭，
而且充满着爱。

经过认真组织和准备，十几天
后我们来到了这所特殊教育学校。

十几名眼科专家使用各种精密
仪器设备对盲童进行各项筛查；几
名帅气的理发师在为孩子们剪发；几
名女委员帮助住宿的孩子更换崭新
的被罩床单；美容学校的老师对美容
技能班的同学给予专业培训；教室里
堆放着蓝莓饮料和大家精心准备的
刚烘培出来的美味蛋糕……

忙碌的一天，疲惫的同时也深
深让我们感知到了真情付出后的喜
悦。不到一年，我们已经发展到近
400名群友，其中包括社会各界的
爱心人士。

我们抚慰天津爆炸中遇难消防
战士的家属，捐助边境地区贫困学
校，给中国人口最少民族之一的赫
哲族学生发放棉衣棉鞋，为百万爱
心衣橱募集善款……每一个群友都
在努力地付出并快乐地投入其中。

公益行俱乐部——一个公益的
群，用最舒服的方式，体验着社会公
益事业的快乐，体会着参与其中的
美好。

武汉林女士的女儿甜甜顺利升
入了幼儿园大班。新学期，新老师
建立了一个新的班级群，老师主动
晒了自己的照片以便让家长和宝贝
们认识自己，同时她提醒家长们也
可以在群里晒晒宝贝的照片，让老
师加深印象。

接到“指示”后，妈妈们就开
始在群里各种“晒娃”。林女士赶
紧掏出手机挑照片，不想其他妈妈
们早已将娃的照片陆续上传，有晒
娃在日本迪士尼的，也有在泰国海
滩的，有晒娃坐飞机的，更有发坐
高铁特等座的……林女士一边看热
闹，一边感叹宝贝们丰富假期生活
背后透出的各种特别味道。

作为家长，一开始林女士是有
爱的。孩子上学，热心家长建立了
班级微信群，把家长们都加了进来，
当然还有老师。她有了一种终于找
到了组织的感觉。自从进了家长
群，能看到老师留作业的内容还有
学校的通知、布置，能第一时间知
道宝宝的情况等，这简直是直
播神器……

“可是，那么一小
撮家长们，你们不
要 那 么 清 闲

啊！人家正上班，手机在那咣咣咣
滴，不到半小时拿起来一看信息就
99+了。我可以先屏蔽，我可以调
静音，可是不能不看啊。一旦老师
有交代怎么办？”

“貌似这晒照片也有学问，一
张张不经意的照片，背后都隐隐透
露着某种讯息。” 林女士正在纠结
要不要上传甜甜的照片时，另一个
妈妈晒了一张孩子从一辆玛萨拉蒂
豪车里下车的照片。看到这里，林
女士马上把“发送”改点为“取
消”，“不想传了，感觉不晒国外
游，不晒豪车就没法‘愉快地玩
耍’了”。 与林女士所预想的一
样，自打那张“豪车娃照”晒出来
后，群里原本积极的晒娃节奏就戛
然而止了。

● 托米 多伦多华侨

群虽多，我能一手掌控

案 例案 例

● 王德江 公益行俱乐部群群主

我们是幸福快乐的大“家庭”

● 林女士 武汉

班级家长微信群，欲退不能！


